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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知道冯康的名字，是在 2017 年。作家宁肯的一部《中关村

笔记》，开篇第一人就是冯康。当年阅读时，惊讶于宁肯给了他如此

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个怎么看都耐人寻味的定语——沉默的基石。 

采访人：孙小宁 受访人：宁肯 

    基石构建于地下，却和地上人物构成正比关系。这即是在说，上

面越辉煌，越能反证基石的稳固。仅就这些定语配置，冯康就成为这

部中关村科技史诗中最神秘的灵魂人物。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尽管写

冯康的那篇文字非常迷人好读，但冯康所涉及的领域之神秘、复杂，

其烧脑度，仍然给我攒下一万个为什么。今年，宁肯又再度联手中科

院院士汤涛，与其合著推出一本《冯康传》。冯康到底有怎样神奇的

魅力，让一个小说家如此欲罢不能，写了又写？读完此书后对宁肯的

采访，既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是意在让那些对人类做出卓绝贡献

的数学家能被普通人了解。因疫情原因，访谈通过邮件进行。虽然早

已完成，但我还是特意选在 8月的这一期刊出，因为最临近冯康先生

的逝世纪念日。他的逝世准确时间是：1993年 8月 17日。而今年恰

好又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冯康是谁，我一度都想用它做书名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冯康是谁，你已经在《中关村笔记》里做

了一次回答，但是，对于没有读过此书的国人来说，仍是个巨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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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你又用一本人物传记书的容量回答了一次。一个作家对一个陌

生领域陌生人物的兴趣，可以来自不同方向，冯康对你的吸引，首先

是什么，进而，在采访研究过程中，欲罢不能地追下去的又是什么？ 

宁肯（以下简称宁）：冯康是谁——我甚至曾想用它做书名，因为我

的的确确认为这是个问题，相信至今对晚报多数的读者仍是个问题。

怎么办呢？我先讲个小故事吧。写这本书之前，我在网上一个很小很

专业的角落，看到有人在谈论到底是华罗庚伟大还是冯康伟大？那是

在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后引发的问题。有人发帖子《华罗庚先生和冯康

先生，谁更是大师？》云：“创新是无中生有，在旷野中游荡找到宝

藏。从这点出发冯康老先生的有限元的创新和应用价值，在当代中国

数学领域很少有其他工作可以与之媲美。所以说大家知道答案了吧？”

那时我看到这个帖子已不太吃惊，当然，还是有点吃惊，一个无名的

神秘人物与家喻户晓的华罗庚相提并论，甚至在有的人眼里更是大师，

想象一般人要是知道了会什么感觉？冯康是谁？这时这个问题是多

么有力量。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极小范围的极个别观点不足为凭的话，那么菲

尔丁数学奖获得者、美国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所说“中国近代数学能够

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教授在示

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

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就比较客观，也相当权威了。 

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后来的事，最初冯康吸引我的是科学院介绍的冯

康的几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很会介绍，他们谈得那么平淡，但也



许科学就是这样：1.冯康在国外的名声比在国内大。我一听就心里嘀

咕开了，国内我都不知道国外还名声更大？但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

在科学院，我没法造次。2.一门三院士，科学世家：冯康，弟弟冯端，

姐夫叶笃正都是院士，而且是同一年的院士。那么这是个什么家？听

说过各种世家，科学世家在中国还是非常稀有的，甚至几乎不可能，

但可能出现了，我想知道根源。3.两个细节：冯康在 1968 年有过一

次免于牛棚的在中国大地上毫无方向的逃亡，来来回回相当多的时间

是在火车与火车站度过；冯康“文革”前有个研究生一直毕不了业，

后来疯了。说明他要求极其严格，是个极具个性不近人情的人。 

在数学界，他是青蛙，也是飞鸟 

    孙：无论如何，通过冯康，你用文学的方式打开了一个数学的世

界。就像前一段去世的叶永烈，用他的小灵通漫游，为童年的我们打

开一个未来世界。说实在的，这个世界太陌生了，以至于我们忘了它

的广大、奇妙与神奇的美，甚至想象它的美都有些困难。是否因这个

原因，这本书有了另一个能在专业方面撑起来的第二作者汤涛。你和

他的合作是各写各的吗？还是，他的某些内容，需要你再拿过来消化

在你的文字当中？你们之间有没有碰撞，如果有，会带来什么？写完

之后，你觉得你对这个领域能进入一些了吗？你从中领略到什么？ 

宁：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一开始学正反比例数

学就糊涂了，从此一直再没明白过来，我高考数学得了 21 分，我记

得就是把最前面的四则运算做了。就是说我的数学水平止于“四则运

算”，某种意义就像一个中风之人。这样一个在数学上中了风的人竟



然敢写世界级的数学家冯康？不错，在写作上我一直是个胆大妄为的

家伙，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刺客”，但这次真的有些过火了。2018

年 5月 4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我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拉嘎机场

给汤涛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谈到合作的事。那时我已完成了《冯康传》

的第一稿，但一直为自己的数学中风症状惴惴不安。汤涛先生是数学

家，“冯康数学奖”获得者，院士，《数学文化》主编，本来是我的采

访对象，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曾写过《冯康: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

事》，我在《中关村笔记》里写冯康，本来就对他多有倚重，既然如

此，请他合伙如何？这又是个胆大妄为的想法，雅鲁藏布江的波涛本

来就让我有点晕，但汤院士居然同意了！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一下得救

了，醒过来，有了汤院士一切都 OK 了。如果说《冯康传》的第一稿

是一匹野马，第二稿就是一匹战马。汤涛院士不仅把握了数学关、科

学关，还调整了篇章结构，增写了若干篇章，把作品分成了四部，进

行了数学模型般的梳理，分量大增，面貌一新，打个比喻，就像把一

匹野马训练成一匹驰骋战场的战马。这次写作与合作感触最大的就是

像我这种人，因中风而变成野马甚至疯马就特别需要数学的精确，需

要全套的鞍，对鞍有着最深的渴望。其实每一次胆大妄为都是一次对

深刻秩序的俯首称臣，是秩序与野性的双赢。 

    孙：能看出，你为了接近这个数学家式的心灵，对科学领域的书

或者一些论述也涉猎了不少。我看到你用到了“飞鸟与青蛙”的比喻。

而很有意味的是，今年因为疫情，我也关注了一些科学新知类的普及

公号及微博号。我因此也读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演讲与文章。其中，读



到弗里德·戴森这篇《你是飞鸟还是青蛙》的演讲文章时，他已经在

今年 2月过世了。而读后的我竟然生发一种感想，要是我的版面能约

到这些领域能将科学理念讲得如此精湛通透的大家的话，真就是版面

增辉了。但这也只是想想。不同学科的壁垒应该说是存在的，甚至很

难去除。想到他们，我甚至觉得，他们是和我们同时存于平行时空当

中。而说到飞鸟与青蛙这个比喻，很明显，冯康是被归为飞鸟一类。

而恰恰是飞鸟这类，让我们很是够不着。你不管怎样，也算是塑造了

他一回，所谓冯康式的飞鸟精神，你总结大概是怎样的？ 

    宁：戴森已过世了？我还不知道。你可以约汤院士写呀，他文笔

非常好，我就是从他那儿知道戴森的，他还给我讲过其他一些数学家

的故事，都很精彩，这个领域真的是和我们平行的一个世界，但也不

是没有通道，汤院士就是很好的通道，是可以带地球人航天，到另一

个世界的人。戴森其实已经总结得很好了，“鸟儿翱翔在高高的天空，

俯瞰延伸至遥远地平线的广袤的数学远景，”“青蛙生活在天空下的泥

地里，只看到周围生长的花儿。”冯康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同时具有飞

鸟和青蛙的特点，是不世的大才，这种数学家在世界也是不多的。有

限元，辛几何无疑是青蛙式的，是精微的，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最神

秘的幕后人，作为中国计算数学的领导者，在方向和视野的把握上他

又是绝对的飞鸟。 

重点是写人，而不是历史 

    孙：当然，我也知道你写他，重点还不是数学，是人本身。你开

篇就构建了一个足够悬念的逃亡式开头，让我瞬间想到当年你写的小



说《三个三重奏》，里面的人物同样是一般人够不着——一位权力上

层的逃亡贪官。但能感到，通过那个开头，你找到了写他们的支点，

所以读来很像那么回事。这本书中开篇就是逃亡中的冯康，切在这一

点上，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宁：首先冯康的逃亡很有意思，我还从未见过那样一种逃亡，简

直像老天在冯康身上开的一个玩笑，具有某种双重性，既是文学的，

又是数学的。我知道这两种概括都是不准确的，根本无法涵盖冯康的

逃亡。即便如此不准确的含糊不清概括，也包含着在我看来一个深刻

的无解的命题：文学怎么和数学搅在一起？ 

    但这就是冯康的逃亡。冯康的逃亡毫无准备，是一念之差：一种

恐惧袭来，加之正好一个机会，让他逃出了“牛棚”。但一出门就后

悔了，一、不知去哪儿，没任何目的地，家不能回，虽然最想回的是

家。二、他想返回，好在走出不远，但是一想到“逃跑”本身就是问

题，一旦回去就等于有了逃跑行为，于是更加恐惧。三、继续逃的话

说不定已被发现，要是抓回去那可就完了。冯康的逃亡由于仓促，心

理内容极其丰富，极其文学，堪比任何一部意识流的经典文学作品，

同时又有着绝无仅有的独特性：即一个伟大数学家的数学性。 

    冯康从最近的火车站随便登上一列不论方向的火车，然后下车再

登上另一列不论方向的车，下车，再换，将尽一个月时间，就是在中

国铁路沿线做着最为复杂的几何旅行。如果画出线来可以说无解，无

规律，无目的，类似拓扑数学或模糊数学，也因此冯康摆脱了任何可

能的对他的追踪。甚至有时他自己都像在一段雾中迷失。而这种数学



性里又包含了多少文学性？我是说心理内容，比如说回忆？在我看来

这也是一种天然的叙事结构，或传记结构，在逃亡中呈现冯康的一生

（当然是前半生），独特性天然存在。 

    孙：即使不是大数学家，就是一个从上世纪初活过半个世纪多的

普通人，身上也都带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解码。不消说，冯康以及他那

种出身的家族，兄妹几个还都各有成就。我注意到，你也不断地被历

史上的枝杈吸引，写着写着冯康，笔就岔到其他人和事上面了。我也

差不多跟着你一起思维分岔，先是问：冯康是谁？然后又接着想弄清

别的人，中间一度想起一本相关的书，也就一起拿来看了。尤其是和

冯家之女冯慧结婚的叶笃正，史学家周锡瑞就曾著有《叶：百年动荡

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再次重读，竟然发现这个叶姓——也就是和冯

家联姻的一个家族，原来更庞大更风云激荡，读完甚至有读了晚清到

共和国的活生生一本历史教科书的感觉。虽说你一直强调是写人而不

是历史，但从人身上发现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历史线索，仍然是我的

阅读兴趣之一。回到冯康这个个体，你是否也有发现历史的兴奋感？ 

宁：事实上我并不希望在冯康身上看到太多的历史线索，我们的文学

总是过于依附历史，在我们的文学中历史常常像一根晾衣裳绳，文学

常常是挂在上面的东西。这样不行，我们的文学之所以被人认为简单，

就是因为最终常常不过是证明了这条绳。但历史或者说编年史也不过

是“说”出来的，“写”出来的，某种意义文学就是要反对那条可疑的

绳子。我希望从冯康身上看到的不是历史，即使和历史和时间有关，

但也不是挂在上面，而是飘在上面或从地下穿过，甚至也许完全无关。



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的。凡是独特的，都是向着人性深处的掘进与敞

开，而我在冯康身上发现的更多的不是历史而是人——人的独特性，

个体性，超越性。当然，我也理解你所说“那些没有注意到的历史线

索”应该是主流历史之外的历史，尽管如此我仍不愿用历史来概括文

学，文学有自己的本体，那就是对人的去蔽，揭示人的存在与发现。

它们与历史相关，着眼点却不是历史。 

数学在他身上，成为一种抽象的人性 

    孙：那就再说回人。都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但是，在冯康的命

运线索中，我又觉得科学家所经历的岁月，和一般人不同。就说“文

革”时期吧，我注意到，冯康很多的研究成果，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

还包括其研究成果的传播——通过讲座以及国际交往。 

    这对我的历史认知，有部分修正。忍不住又想说平行时空这个概

念，像冯康这样的大科学家，在那时也好像与一般人生活状态不同。

甚至可以说，即使在那个非常时期，冯康仍有着国家层面的存在意义。 

宁：其实这正是我们刚讨论的问题，历史和人的关系的问题。通常我

们认为，或者说我们通常认知中的看法认为，那段岁月人被历史决定

着，铁板一块，不可能有个人或个人作为，冯康表面上也有这些历史

特征，但他的个体性仍顽强地反对着历史，突破着历史，历史抹不平

他，更抹不去他，数学在他身上成为一种抽象的人性，使他做出了杰

出成就，也使他始终直立，没有弯曲。而文学就是要发现这种与历史

相关又独立于历史的人的秘密，人的深度，这点也特别像人们在评价

冯康数学上的贡献时所说：冯康独立于西方创始有限元方法,并先于



西方建立了其严密的理论基础，对计算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

献。他的贡献和人类有关，当然也和国家民族有关，这是不用说的。

但人们总是习惯倒过来说，而文学反对的就是这个。 

    孙：读这本书过程中，我也在微博上说了，这本书我是跳跃地在

看，太专业的部分真就跳过去了，而一些生活实感的细部描述，反而

让我一读再读。我知道你想在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与环境描写中抓住

一些人物精髓。似乎你也曾在微博上说过，小说不是描述大事，一切

要传达的，都在这些散散碎碎之间。而其实一切叙述文字的精道也在

于此。冯康的精神气息弥漫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同行之间，以及国际

交流当中。 

    对比以前中国作家笔下的华罗庚、陈景润，我觉得你似乎找到了

一些新的精神着力点。不是只说他们的痴、他们的迷。他们怎么神。

也同样不是像国外作家那样没有忌惮地伸入到私生活领域去写其私

密情感之类。或者干脆就写成个科学狂人。在我感觉中，这本书整体

都很节制在写，就像始终未脱下西服或中山装。能呼应到与他们所研

究思考的领域平齐的某个精神点，同时还能感应到人与人之间某些微

妙处。这一点很有意思。让我想到你写作的擅长，就是想着法儿、又

不正面强攻地去写一些平常摸不到的人。这是我一直觉得你很棒很神

奇的地方。 

    宁：你提出了许多复杂、跳跃的问题，有点眼花缭乱。细节，这

是个关键词。毫无疑问，细节是反历史的，尤其反那种僵化的、板滞

的去掉了鲜活细节的历史。而细节恰又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



文学的灵魂。细节就是去蔽，还原，活生生，以此对抗一切有意无意

地对人对细节的遮蔽。关于神，痴，私密，狂人，我觉得这些都没什

么不好。恰恰相反，这本书如果有什么严重不足，就是这些东西不够，

远远不够，种种原因限制了表达。因为冯康本人的的确确存在着这些

东西，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只是写了冯康的九牛一毛。我发现一点，

我们真实的人远远超过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而外国文学通常反过来，

描写的人远远超过真实的人。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但只说明了一点：

中国作家的无能。当然，为什么无能，原因又多了去了。 

很遗憾，我只写出了冯康的“中山装” 

    孙：这本书在你的写作经历上，显得比较特殊。可能因为传主身

上所带的那些专业部分，你还无法游刃有余地驾驭，所以整本书严格

说还不是你独立创作风格的贯彻。当然现在冯康已经成为你的文学之

矿中的一部分，如果继续挖掘写作，你将来还会在什么地方着力，使

他成为你作品系列中令你满意的笔下形象？ 

    宁：我刚才说种种原因只写了冯康的九牛一毛，事实上更多写了

他的“中山装”。冯康的真实性或者说丰富性以及独特性，或许只有

通过虚构来完成。这很悖论，但也只能如此。除了上面说的冯康的逃

亡，冯康的反“历史”——这已相当传奇——我再简单讲几点。一、

冯康会六国外语，这在中国科学家中绝无仅有，这使他在“文革”岁

月能在图书馆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当时科学院图书馆订有大量的

外国原文科技书刊，一直没停，冯康可以直接看。二、冯康是最早留

苏的，师从彭特亚金。彭特亚金且不说，只说苏联科学家有去剧院、



音乐厅甚至文学沙龙的传统，艺术熏陶成习惯，而冯康明显受此影响，

他身上的艺术气质在中国科学家中也是凤毛麟角，口才极棒。 

    改革开放后，法国数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交流，本来安排了翻

译，在别人听来已经足够，但冯康不满意，后来代替翻译直接用法文

和法国数学家交流，且话语风趣，口若悬河，让法国人震撼。冯康的

同事都谈到过冯康的“霸气”，实际是一种艺术气质，一种高蹈，早

年冯康，十几岁时就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三、冯康和中国原子弹、

导弹、卫星甚至核潜艇的神秘关系。你应该看过《美丽的心灵》，知

道约翰·纳什，数学家，博弈论发明者。纳什的精神失常通常被认为

是与原子弹老出现于他的幻觉中有关，而冯康与原子弹是实际有关。

我曾说过冯康是中国的纳什也是在这意义上，而实际冯康的丰富性远

远超过纳什。四、冯康有着极其传奇的爱情故事，喜欢美丽女人，气

质高蹈，几乎是爱情上的堂吉诃德，光这点就传奇得不得了，但在传

记中却只字未提。冯康不仅独自完成了“有限元”也独立完成了一个

“人”，这个贡献也许并不亚于前者。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再写冯康，

或者怎么写，也许写了却只能说“本书纯属虚构”。 

  原标题：两弹一星最神秘的幕后人 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者 冯康的

故事比纳什更迷人 


